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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商、酒店、普通市民、田间农户……想领养张家两棵老葡萄树的读者近百人。
樱桃树、香椿树、泡桐树、石榴树……张家的两棵老树让许多市民想起“我家门前那棵树”。
大家的热情让张保灵、张保中姐弟始料不及，关于老树的去向，张保中说还得和哥哥、姐姐们商量

一下。 晚报记者 张柳/文 张翼飞/图

关于张家老树的报道中（详见本报 18 日
A03版），张保中曾说，觉得自家葡萄树比着康
百万庄园的那棵老树差不了多少。

昨日下午，康百万庄园第二十一代传人康
健博来电说：“把那两棵树移我这边来吧。”

他所选择的移植地在郑东新区，清华大学
河南教学站会馆门口，他说这里很适合种树，
还有专业园艺师傅照顾。

庄园里的那棵老树伴着康健博成长，如今
他常居郑州，但是老树受保护，政府不让移。

“在我们家族中，葡萄是财富的象征，它果
实累累。”他说，祖上从新疆移来了上好的葡萄
品种，那果实甜、籽儿小，就像张保中姐弟所
说，给周围邻居几串尝尝鲜比给钱还好。

他还说，葡萄树夏天遮阴，冬天挂雪，什么
时候都是一景。

葡萄是财富的象征
康百万庄园传人说他们那很适

合种树，还有园艺师傅照顾

住在城东路世纪之星小区的冯老太太说，
她住的小区里有葡萄架，空着，觉得浪费了，想
让张家来考察下环境，自己给物业上牵个线，
移过来。

“我们老年人，夏天在葡萄藤下乘个凉、下
个棋，多美。”冯老太太已经开始憧憬未来。

鑫苑都市领地的一位老先生也行动了，他
拿着周六的晚报，找到了小区物业主管王郑
茂。当晚 9时许，王郑茂代表小区打来了认领
电话。王郑茂说，移到自己小区的最大优点
是，小区和张家老屋仅一路之隔，离得近，能常
走动，延续的就是这么一份感情。

紫荆山南路紫南花园小区、紫荆山路康城
棕榈泉小区等多家房地产、物业公司也来电报

名认领葡萄树。
某小区物业人员说出了众多同行的心

声，两棵老葡萄树虽小，但有张家的情谊，有小
区建设者的心意，能让业主住着舒服点，更增
添一份家的美好感觉。

臧晓辉是金水区中心敬老院的负责人，敬
老院虽不同于现代化小区，但他的建园想法却
也和他们差不多，“我就是想给老人们构建个
好一点的生活环境。”

中牟刘林镇的农民刘西保平时搞建筑，家
里的地转包给了别人，他想把这些地免费提供
出来，将张家的老树移植到这儿，然后再在地里
种点杏树、李子树、苹果树啥的。

“咱郑州不是有个青少年教育基地嘛，我这
儿就专门弄个果树类的基地。”他家的地离郑开
大道就一里多地，周日组织一下，孩子们就能坐
车来看看。

让刘西保想到这些的，是张保中关于幼时家
中分吃爆米花、黄鼠狼偷鸡的回忆。他也是上世
纪60年代生人，有着那个年代大多数人的回忆。

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孤单，远离自然，不识五
谷，刘西保觉得，这样不美好。

他想留给孩子们的，是关于自己这一代人
的那份念想，还想给孩子们创造一份属于他们
自己的念想。

秋天是移栽的好时候
行家认为这活儿不难干，经过冬季

休养，到了春天，老树就能缓过劲儿来
都说“人挪活，树挪死”，张家为两棵老葡萄

树寻求领养，但这移植毕竟是个大手术，两棵老
树能受得了吗？

郑州市中原太阳红果树花卉研究所的孟建
民认为：成活率很高，基本没问题。

作为一名业内人士，孟建民看到晚报后，就
独自寻到建新街的张家老屋去了。“我扒着门缝
儿看的，就是报纸上的那棵树。”

在孟建民眼里，门口的老树两米多的身高不
算高，枝条长的有三四米，移的时候得截掉几十厘
米。老树的根系应该比较发达，挖的时候有技巧。

老孟说，这点儿活儿外行人不行，让他这种专
业人士出手，一会儿就干了，弄个面包车都能拉走。

重要的是，秋天并不像我们印象中那样，不
适合树木移栽、成活。恰恰相反，秋天是移栽的
大好时候。

由于地温比较稳定，经过整个冬季的休养，
到了春天，老树地下先扎根、枝干后发芽，就能
缓过劲儿来。

“现在旧城改造速度这么快，那些树没人管，
可惜了。”接受完记者采访，孟建民又把电话回了
过来，他觉得城市中老树保护的事儿得说说。

虽然在他眼里，张家老树从品种、树景价
值上一般，但他在那片拆迁区发现了宝，一株
身高三四米、直径约 10厘米粗的广玉兰，判断
树龄不低于10年。老孟说，自己周六发现了这
株广玉兰。

城市拆迁私人养的老树多无人照顾，在不
懂行的人手下，就那样给推倒了。

其实，老郑州们在家中种植的老树，很多都
是宝，却很少有主人会花心思把树移植或卖掉。

石榴树、木瓜树、紫藤、琵琶树……住在西
郊的老孟从不少拆迁工地上发现了这些活了

五六十年的老树。他管它们叫“植物古董”，他
还有个名词儿叫“有效树种”。

老孟说，树是有价值的，比如品种好、观赏
度高、树龄大，等等。

拆迁工地上，他见到了许多被砸得不像样
子的好树。

“大家对保护这些植物没有概念。”主人家
没有心思，相关的法律、法规暂时空白，政府部
门、建筑行业没有这一块儿工作，独剩下爱好
者和搞研究的人挂心。

其实现在的植物移植技术先进多了，多大、
多娇贵的树都能想法儿移活，老孟觉得，应该呼吁
大家多关心城市改造中老树的移植问题。都说

“十年树木”，种棵好树不容易，毁了可惜。

《老屋拆迁，两棵老葡萄树挪哪儿？》让许多市民想起“我家门前那棵树”《老屋拆迁，两棵老葡萄树挪哪儿？》让许多市民想起“我家门前那棵树”

近百个电话都想要那两棵老葡萄树近百个电话都想要那两棵老葡萄树

十年树木，城中的老树应该珍惜十年树木，城中的老树应该珍惜
重新唤起心底那份旧情

很多人都记起了小时候家门口
那棵老树，儿时的快乐永远留在心底

张家人对两棵老葡萄树的感情，为许多晚
报读者带来了一份怀旧之情，让他们想起儿时
家门口的那棵老树。

已过而立之年的李果爱吃樱桃，家院子里
的樱桃树上是他小时候最喜欢待的地方。每
到樱桃成熟时，放学回家，丢下书包，他就爬树
上摘樱桃吃去了，一直吃到饱，连晚饭都省了。

还记得泡桐上结的喇叭花吗？冯彩云和
朋友们最喜欢的，就是花蕊中的那点蜜。把蜜
吃了，花还能当喇叭吹。生物课里学到花的

“雄蕊”和“雌蕊”，她就是想着喇叭花记下的。
张小文最怀念的是门前的那棵香椿，弄根

长长的竹竿，竹竿上绑着铁丝弯的小铁钩，就
能去钩香椿了。这可是个技术活儿，竹竿太长
难控制，但钩完了就是享受，香椿炒鸡蛋、香椿
拌豆腐，就一个字“香”。

让王光义闭上眼睛就能想起的，是邻居家
院墙里伸出的火红石榴花，他把一朵石榴花戴
在了初恋女友头发上，现在她已经成了他孩子
的妈。“嘿嘿，那时候也不知道有玫瑰，不过一
样都是花。”王光义笑得心满意足。

讲故事的几个人都已找不到印象中那棵
老树的踪影，连照片也没留一张，但儿时的快
乐还在心中。

弄个青少年教育基地
中牟的刘西保想把张家的老树移植到自己的地里，再种点其他果树，让

城里的孩子来看看

老树移植是个问题
城市改造快，却很少有人会花心思移植树，其实很多都是宝，毁了太可惜

▲中原路上一棵百年以上的银杏树。

河南工业大学家属院车棚内一河南工业大学家属院车棚内一
棵棵5050年的皂角树。年的皂角树。


